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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珍貴
有個以 「你

認為什麼最珍貴
」為題的社會調
查，在所有的調
查問卷中，將近
八成的人都認為

，最珍貴的是那些已經失去或不能得
到的東西。只有兩成的人覺得，正在
擁有的東西才最珍貴。而在這少數人
當中，又以兒童居多。由此，心理學
者得出結論：兒童離幸福的距離最近
，是幸福感最強的人群，因為兒童的
心很純潔，沒有被太多的世事干擾，
也沒有過高的慾望。仔細想一想，世
間最珍貴的，其實並不是那些 「得不
到」和 「已失去」的東西，而正是現
在所能把握的。如果，想與幸福靠得
近些，那就放下生命中的 「得不到」
和 「已失去」，珍惜擁有，過好當下
吧！

二 成功
「成功」這個詞經常穿梭於人們

的言談之中，可以描述一次考試，也
可稱讚非凡功業。成功是環境、機遇
、智慧、膽識、追求，堅持等諸多因
素共同孕育的結果。機遇不會出現在

每個人面前，但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機遇往往
和風險並存，把握機遇，也意味着擔當風險。你有
追求，很好，但未必十二分刻意，渴望成功也要能
接受平凡，無論在學業上還是在事業上，無論從政
還是經商，無論面對愛情還是面對功名。成功了是
個幸運者，沒有成功的未必都是不幸者，沒有創造
奇迹，不等於生活就沒有光彩。不是一切堅持都會
有確定的結果，不要一天到晚去參加志在必得的競
賽，因為生活本質上並不是競賽。別人的成功只屬
於別人，若孜孜以求地和別人比成功，不是往絕路
上走，也是向牢籠裡鑽。要有追求成功的豪情，也
要有接納失敗的勇氣，得到了感覺自然，沒有得到
也自在，天天都過雲淡風輕的日子，不也是一種成
功？

三 伴侶
有過來人如此小結：伴侶不是結婚時非你不娶

或非你不嫁的人，而是發現你身上有許多缺點仍選
定你的人；伴侶不是你愛吃黃瓜他（她）也愛吃黃
瓜的那個人，而是你吃蛋清他（她）吃蛋黃的那個
人；伴侶不是和你大談愛情的那個人，而是和你平
淡地嘮叨柴米油鹽的那個人；伴侶是幾十年的積澱
，是默契，是溫情，是理解，是寬容。

這裡講的伴侶當然是指矢志不移的配偶。生活
裡有沒有只存在於短時間內卻生死相依的伴侶呢？
有。且你我都曾有過。據報載，二○一二年國慶黃
金周期間，內地因交通事故死亡七百九十四人，傷
二千四百七十三人。因之，你搭乘某交通工具，特
別是坐在出租車裡的時候，那位司機是不是就是你
的生死伴侶？我每次離開出租車時，總不忘向司機
說一聲 「謝謝」。這是五十年前當學生時在母校習
得的規矩。那時，每次外出活動，大巴把同學們送
回學校後，下車的同學要齊聲呼喊： 「謝謝司機。
」這個世界，你時刻受到別人的關愛，你懂得感恩
，並進一步關愛他人，世界就越來越溫馨、美麗、
豐富，不是嗎？

辛亥革命期間，
袁世凱為順應民意，
被迫剪掉了自己的辮
子。與眾人不同的是
，剪掉袁世凱辮子的
不是理髮師，而是近
代中國歷史上赫赫有

名的軍人外交家蔡廷幹。
一八七三年，蔡廷幹被選派為第二批三

十名幼童之一赴美留學。在長達八年的美國
生活中，他和多數的留美幼童一樣，在西式
教育的影響下，對中國固有的封建禮教社會

倫理的觀念有所淡薄，成為幾名首先剪掉辮
子的學生之一。

一八八一年，清政府下令撤回全部留美
學童。蔡廷幹奉調回國後，分配到大沽水雷
學堂學習，逐漸成長為新式海軍將領，先後
參加了一八八五年的中法馬尾海戰及一八九
四年的中日甲午海戰，其中參與後者的經歷
更為精彩曲折。面對強大的日本艦隊，蔡廷
幹毫不畏縮，昂然挺立在指揮台上，指揮屬
下艇隊，把日方主力艦 「西京丸」從艦隊編
隊中分割開來，自己指揮 「福龍」號向 「西
京丸」發射魚雷，由於距離太遠而沒有命中

。魚雷用完後， 「福龍」艇遂全速退出戰
鬥。

在當時的情況下，袁世凱的辮子問題成
為世人關注的焦點。起初，袁世凱是不樂意
剪的，蔡廷幹抱怨說袁 「討厭至極」， 「連
辮子都不肯剪掉」。後來，不知道蔡廷幹動
用了什麼手段或理由，袁世凱主動找來蔡廷
幹，讓他動手剪掉了自己的辮子。對此，
蔡不無得意地將這條 「獨家新聞」立刻報
告給了《泰晤士報》，成為一時的趣談。
袁世凱死後，蔡廷幹退出政壇，長期在京
都閒住。

從前的西溪，地域遼闊，
水網如織。據清雍正《西湖志
》載：西溪，在西湖北山之陰
。由松木場入古蕩，曲水彎環
，群山四繞，名園古剎、蘆汀
沙漵，前後踵接。當年，宋高
宗趙構在逃避金兵追逐的途中

，見此地花木扶疏，掩映如畫，不覺動了在此修築皇
宮的念頭。後觀鳳凰山形勝，更適宜建宮殿。雖不能
忘情西溪，卻只能一聲嘆息，忍痛割愛： 「西溪且留
下。」

這一聲 「留下」，使西溪逃脫了 「眼見他起高樓
，眼見他樓塌了」的歷史命運。縱未列廟堂之高，卻
能處江湖之遠。雖無鐘鳴鼎食、山珍海錯，但有口角
噙香、含英咀華。絕無堂皇宮闕、步步驚心，常見錯
落庵堂、翩翩尼媼。雖然清代康、乾二聖的華蓋也曾
暫駐此地，康熙帝揮毫題寫 「竹窗」賜給寵臣高士奇
的西溪山莊，並賦詩 「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森」云
云，但是一時榮寵終究沒有改變西溪空谷佳人般白衣
勝雪、遺世獨立的氣質。

西溪與西湖，都姓 「西」，且是同處一城的兩位
芳鄰，因此時常被人相比。有人說西湖的湖光山色，
太整齊，太小巧，不夠味兒，更願意嘗一嘗西溪的野
趣。有人說西溪比西湖清幽，霜漵人家，歷歷如畫，
扁舟搖曳，詩意曲折無窮。有人說西溪如浣紗村女，
澹冶幽嫻，而西湖是吳宮美人，濃妝艷抹。沒錯，西
溪的千般韻致萬種風情就在它的冷、它的淡、它的野
、它的雅。

「西溪之勝，獨在於水。」水在這裡以各種形態
存在着，為河、為湖、為港、為灣、為塘。 「從留下
下船，迴環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在蘆花淺水裡打

圈圈；圓橋茅舍，桑樹蓼花，是本地的風光，還不足
道；最古怪的，是剩在背後的一帶湖上的青山，不知
不覺，忽而又會得移上你的面前來，和你點一點頭，
又匆匆的別了。」這是郁達夫《西溪的晴雨》中的一
段文字，細細玩味，會發現這種種遊趣的產生皆是由
於水的點化。溪河深曲，欲斷還連。輕舟容與，隨流
蕩漾。在水流的不斷迴環變化中，體會着琵琶半遮、
柳暗花明、移步換景的種種妙處。

西溪宜雪。不但有冬雪，還有香雪、秋雪。 「日
雖露影，雪積未疏，竹眠低地，山白排雲。」這是高
廉筆下的西溪冬雪，瓊瑤仙境呼之欲出。西溪多古梅
，大者如黃山松。花開時節，人家院落宛在香雪海中
央。如釋大綺《西溪梅墅》詩曰： 「孤山狼籍時，此
地香未已。花開十萬家，一半傍流水。」然而， 「千
頃蒹葭十里洲，溪居宜月更宜秋」。每當蘆花漫天、
秋雪漠漠，那是西溪最美的時光。

蒹葭深處，有秋雪、交蘆二庵，為賞蘆佳處。秋
雪庵，因為庵在孤島之上， 「水周四隅，蒹葭彌望」
，明代書畫家陳繼儒取唐人詩句 「秋雪濛釣船」的意
境為其題名。徐志摩於西伯利亞道中猶自回憶着秋雪
庵的月下蘆色，歌曰： 「這秋月是紛飛的碎玉，蘆田
是神仙的別殿；我弄一弄蘆管的幽樂——我映倒在秋
雪庵前。」郁達夫所見則在白天， 「原不見秋，更不
見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蕩，飄飄然，渾渾然」 。

交蘆庵在秋雪庵東面一里許。董其昌題名。遊人
從秋雪庵、蒹葭裡遊畢歸來，到達交蘆庵天色已晚，
所以常常寄宿在交蘆庵。僧人都會備上文房四寶，請
客人題詞作畫，以作留念。久而久之，就積累了很多
名家筆墨。

此外，尚有東晉曇翼法師開山的法華寺、門當曲
水的曲水庵，以及釋大善在此撰寫《西溪百詠》的福

勝庵等等，不勝枚舉。香火最盛之時，僅在花塢一隅
，就有 「三十六庵，七十二茅棚」之說。

這溪山的野趣、雲水鄉裡的風情、萬頃蒹葭中縹
緲的晚課鐘聲，最能發人幽情，動人詩魄。又因西溪
以水渚為村，非舟莫入，人跡罕至，更是理想的避亂
居所。因此自南宋以來，多有高人逸士在此隱居。南
宋滅亡，詩人汪元量輾轉從大都（北京）回到故鄉杭
州，隱居西溪。元代鮮於樞因不滿官場腐敗辭官歸隱
，築 「霜鶴堂」於西溪，創作了不少以西溪為題材的
畫。洪鐘，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年）進士。其先祖
是南宋洪皓。洪皓奉詔出使金國，不辱使命，皇帝賜
第西溪。洪鐘遵守祖訓，耕讀傳家，家族高官輩出，
人稱 「明紀祖孫五尚書」。馮夢禎，明萬曆年間進士
，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卜築 「西溪草堂」，屋畔遍
種梅、竹、茶，引溪流環繞屋舍。著文廣泛宣傳西溪
物產，使當地百姓獲利良多。明亡，崇禎甲戌年（一
六三四年）進士吳本泰隱居西溪。晚年著《西溪梵隱
志》，是歷代有關西溪的史籍資料中，最為詳備、最
為重要的一部。

清代，文字獄屢興，許多文人為避禍而遁入山林
，卜居西溪的名士日增。

厲鶚，號樊榭。他踏遍西溪，題詠最多。溪光山
色、四季晨昏，均被他一一捕捉。如那句 「蘆錐幾頃
界為田，一曲溪流一曲煙」，一向作為西溪詩詞的經
典為人傳誦。詞作《憶舊遊》，序中言到： 「時秋蘆
作花，遠近縞目。回望諸峰，蒼然如出晴雪之上。」
上半闋為： 「溯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翦秋眉。一
片尋秋意，是涼花載雪，人在蘆崎。楚天舊愁多少，
飄做鬢邊絲。正浦漵蒼茫，閒隨野色，行到禪扉。」
一序一詞，珠聯璧合。濃濃的秋意、淡淡的憂傷，被
蕭瑟荻花搖曳出幾多詩情畫意。

「河渚優遊陸地仙，孫晴川與沈晴川。梅花繞屋
三千樹，喬木當門五十年。」 孫、沈二人，隔河而居
，志趣相投。經常結伴共賞美景，飲酒酬唱。孫晴川
撰《南漳子》，書中對西溪的歷史、地理、古跡、梵
宇、村落、山川、河流、湖泊、特產作了系統的介紹
。史料詳實厚重，文字簡約優美。沈晴川為之作序於
前。一溪兩 「晴川」，給西溪留下了一段佳話。

另外還有著名學者杭世駿，性格耿介，不見容於
乾隆皇帝。罷官返鄉後，歸隱西溪，著書立說。清末
，丁申、丁丙兄弟，在西溪拯救、補抄幾乎毀於太平
軍火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為杭州保存了一縷文脈
，傳為美談。

清末民初，許多名園古剎因年久失修倒坍。隨着
居民耕作業的改變，不再培育梅花，原有梅樹漸漸枯
萎消失。蒹葭裡一帶蘆灘面積也逐年縮小。湖州富商
、文人周慶雲於一九一九年花銀元九千塊重建秋雪庵
，並在庵內增設兩浙詞人祠，這是西溪近代史上一次
大規模的搶修工程，但終究沒能挽回西溪整體頹勢。
不過那時西溪的野趣依然如故，一九二七年深秋馬一
浮約友人金蓉鏡等去清遊，其邀請信中說： 「西溪山
水幽勝，足以發先生之詩，近雖蒹葭已蒼，而霜林野
水，彌復清遠。」

日寇侵杭，西溪遭到極大破壞，越發荒蕪了。以
後勝跡一毀再毀，面積一縮再縮。空谷佳人，韶華不
再，暮色淒冷。

且留下，且留下。留與那煙水半彎、舟子殘夢，
留與那蒹葭蒼蒼，往事茫茫。鮮于樞、馮夢禎、厲樊
榭，都長眠在河之湄山之崖。今宵何處？冷月葬詩魂
，便縱有萬種風情，更有何人說！

每
年
七
月
四
日
，
美
國
各
個
州
燃
放
煙
花
慶
祝
獨
立
日
已
經
成
了
美
國
的
傳

統
，
而
愛
荷
華
州
也
不
例
外
，
每
年
的
燃
放
煙
花
則
成
了
愛
荷
華
州
慶
祝
獨
立
日

最
重
視
的
節
日
活
動
。

愛
荷
華
州
每
年
的
煙
花
慶
祝
都
很
順
利
，
可
是
在
二
○
一
二
年
七
月
初
的
時

候
卻
發
生
了
意
外
。
其
時
，
愛
荷
華
州
和
往
常
一
樣
，
準
備
了
很
多
的
煙
花
，
可

是
沒
有
想
到
卻
是
在
還
沒
有
燃
放
的
時
候
，
就
發
生
了
煙
花
爆
炸
。

煙
花
爆
炸
後
，
由
於
消
防
隊
員
及
醫
護
急
救
人
員
很
快
就
出
動
了
，
因
此
只

有
三
人
輕
傷
。
可
是
就
是
這
樣
，
愛
荷
華
州
煙
花
爆
炸
的
新
聞
依
然
成
了
美
國
各

大
新
聞
報
紙
的
頭
條
，
因
為
在
美
國
還
從
來
沒
有
因
為
國
慶
煙
花
爆
炸
而
導
致
人

傷
亡
的
消
息
。

更
令
人
吃
驚
的
是
，
煙
花
在
燃
放
前
都
會
再
三
的
檢
查
安
全

及
防
護
措
施
，
而
且
政
府
都
有
相
關
安
全
規
定
，
可
是
在
愛
荷

華
州
怎
麼
會
發
生
煙
花
爆
炸
的
事
情
呢
？
是
煙
花
質
量
有
問
題

，
還
是
政
府
的
防
護
措
施
不
到
位
…
…
很
快
報
紙
、
電
視
、
網
絡

等
媒
體
上
就
有
大
量
民
眾
要
求
徹
查
這
次
事
故
，
給
公
眾
一
個
說

明
。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也
隨
即
派
出
專
業
的
事
故
調
查
人
員
來
調
查

這
次
事
故
，
經
過
調
查
人
員
一
個
月
的
調
查
最
後
得
出
結
論
：
煙

花
的
質
量
合
格
，
沒
有
任
何
問
題
，
而
防
護
措
施
也
是
到
位
的
。

那
麼
問
題
出
在
那
兒
呢
？
問
題
出
在
由
於
政
府
購
買
的
煙
花
比
往

年
多
了
近
一
倍
，
因
此
在
堆
放
的
時
候
發
生
自
燃
爆
炸
。

調
查
人
員
的
結
論
在
報
上
登
了
出
來
，
可
是
為
什
麼
愛
荷
華

州
政
府
會
比
往
年
多
購
買
近
一
倍
的
煙
花
呢
？
很
快
就
有
記
者
去

採
訪
愛
荷
華
州
的
新
聞
發
言
人
約
翰
。
約

翰
解
釋
道
這
是
因
為
是
美
國
二
百
三
十
六

周
年
的
國
慶
，
再
加
上
愛
荷
華
州
一
年
來

經
濟
發
展
也
不
錯
，
因
此
臨
時
決
定
擴
大

慶
祝
規
模
，
比
往
年
多
採
購
了
一
倍
的
煙

花
。

愛
荷
華
州
新
聞
發
言
人
約
翰
的
解
釋

很
快
就
通
過
傳
媒
報
道
出
來
，
可
是
讓

約
翰
沒
有
想
到
的
是
他
的
這
一
番
解
釋
卻

引
起
更
多
的
質
疑
：
政
府
的
採
購
都
是
議
會
上
一
年
就
決
定
好

的
，
為
什
麼
政
府
會
臨
時
改
變
議
會
的
決
定
？
最
後
經
過
記
者

的
深
入
調
查
，
終
於
知
道
了
事
情
的
原
委
，
這
都
是
因
為
州
長

傑
克
的
臨
時
決
定
，
傑
克
想
在
今
年
的
慶
祝
活
動
中
愛
荷
華
州
能

夠
在
所
有
的
州
中
拿
得
煙
花
表
演
的
第
一
名
，
所
以
多
採
購
了
煙

花
。

世
人
就
知
道
了
事
情
的
真
相
，
可
是
怎
麼
處
理
這
次
事
故
則

成
了
難
題
，
有
的
人
要
求
州
長
傑
克
為
這
次
事
故
負
責
，
因
為
是

他
決
定
多
採
購
煙
花
的
，
可
是
也
有
人
支
持
州
長
傑
克
，
畢
竟
他

也
是
為
了
愛
荷
華
州
…
…
最
後
為
怎
麼
處
理
這
件
事
情
而
陷
入
了

僵
局
。一

個
星
期
後
，
聯
邦
法
院
接
手
了
這
次
案
件
，
經
過
聯
邦
法

院
的
審
查
後
，
宣
布
了
最
後
的
結
果
：
此
次
事
故
由
州
長
傑
克
負
責
，
傑
克
因
擅

自
改
變
議
會
的
決
定
而
被
撤
銷
州
長
的
職
務
。
很
快
就
有
人
質
疑
對
於
傑
克
的
處

罰
是
不
是
太
嚴
重
了
？
聯
邦
法
庭
解
釋
道
：
儘
管
只
是
三
人
輕
傷
，
可
是
傑
克
作

為
州
長
卻
擅
自
改
變
議
會
的
決
定
，
這
種
行
為
是
嚴
重
違
反
了
州
採
購
法
和
議
會

法
，
因
此
對
傑
克
的
處
理
是
完
全
正
確
的
。

聯
邦
法
院
的
判
斷
得
到
了
大
部
分
人
的
支
持
，
儘
管
傑
克
只
是
多
採
購
了
一

些
煙
花
，
可
是
他
卻
違
反
了
採
購
法
和
議
會
法
，
因
為
在
法
律
面
前
永
遠
是
只
有

對
與
錯
之
分
而
沒
有
人
情
可
講
的
。

比鄰與鄉黨
鄭海麟

不
是
咬
文
嚼
字

嚴
方
正

且留下 湯 敏

袁
世
凱
的
辮
子

真

如

州長因煙花而被撤職 施 明

一個月前，有幸和當過導遊的表姐去了一
趟美麗的西雙版納遊玩。眾所周知，西雙版納
地處熱帶北部邊緣，是中國唯一的熱帶雨林，
不但生長着各種奇特的植物，鮮花四季盛開，
還有我們平時難得一見的孔雀和大象。但讓我
記憶深刻的除了美麗的風景，居然是人們印象

中比較憎惡的花蜘蛛。如果我說油炸花蜘蛛很美味，你又會怎樣地瞠
目結舌呢？

表姐說以前曾帶過幾批客人來過這兒，吃過這裡最具特色的一種
菜餚，至今想起來還流口水，我連忙問是什麼菜。哪知表姐說出五個
駭人聽聞的字： 「油炸花蜘蛛。」這一說，不禁讓原本飢腸轆轆的我
，頓時失去了想大快朵頤的念頭，還幾乎沒了胃口。

表姐見我一下子變得垂頭喪氣，不禁大笑起來，她拍拍我的肩：
「妹妹，你以為波彎阿勒大名鼎鼎的花蜘蛛，是在咱們那裡屋簷下長

的那種逮蚊子的小蜘蛛嗎？」我一臉不解： 「不然還會是什麼樣的呢
？」

表姐說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須自己親自摘一個嘗嘗。於是，
我們中午去了一家門口寫有特色菜餚的店子，點了幾道清炒本地野菜
，一道油炸花蜘蛛。

菜好上桌，散發着大自然清新的炒野菜，味道很不錯。原本在印
象裡十分懼怕的油炸花蜘蛛，原來與我印象裡的全然不一樣，個個如
小手指大小，身上長有一種並不規則的花斑，看上去脆而不焦，顏色
微黃，此時窗外的一抹陽光照射進來，恰好落在這些花蜘蛛身上，令
其更是泛出一陣朦朧的光暈，煞是好看，聞起來更是異香撲鼻。表姐
夾起一隻放在我面前的小碗裡，讓我嘗嘗。吃到嘴裡，果然肉質鮮香
酥脆，滿口生香。我一邊品嘗着這異鄉的美味，一邊聽表姐給我作詳
細的介紹。

原來這種蜘蛛生活在山野之內，在樹枝或灌木叢中結網。當地人
都是上山時抬着樹枝裹網捕捉。烹製的方法也很簡單，將預先捕捉回
來的花蜘蛛，去掉頭和腳，僅用留下手指般大小的圓形肚子，用水淘
洗後置入油鍋內以微火煎炸，至蜘蛛腹呈黃色時取出，撒上適量食鹽
便可食用。油炸花蜘蛛不僅味美，而且牠的肚子裡全是乳白色的蛋白
質，不僅風味獨特，還十分有營養。從西雙版納回來後，我至今還對
那兒的油炸蜘蛛念念不忘呢！

油炸花蜘蛛 胡紅雲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醉醉書書
亭亭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苗
秀
（
一
九
二
○
至
一
九
八
○
）
是
新
加
坡
著
名
的

小
說
家
。
他
的
創
作
有
《
離
愁
》
、
《
第
十
六
個
》
、

《
邊
鼓
》
、
《
年
代
和
青
春
》
、
《
小
城
憂
鬱
》
、
《
火

浪
》
…
…
等
十
多
種
，
長
篇
小
說
《
殘
夜
行
》
一
九
七
○

年
曾
獲
新
加
坡
書
籍
獎
，
並
被
譯
成
日
文
在
日
本
出
版
，

揚
名
海
外
。
其
實
，
他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是
七
萬
字
的
中
篇

小
說
《
新
加
坡
屋
頂
下
》
，
此
書
一
九
五
一
年
由
星
洲
南

洋
商
報
印
行
，
初
版
六
千
冊
兩
個
月
即
售
罄
，
可
惜
當
年

印
書
不
流
行
留
紙
型
，
再
版
不
容
易
，
直
到
十
年
後
才
重
排
出
版
，
就
是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這
冊
軟
精
裝
本
《
新
加
坡
屋
頂
下
》
（
星
洲
文
工
書
店
，
一
九
六

一
）
。《

新
加
坡
屋
頂
下
》
以
妓
女
賽
賽
和
扒
手
陳
萬
的
戀
愛
故
事
作
主
題
。
苗

秀
在
《
初
版
前
記
》
中
說
，
他
寫
這
本
小
說
，
目
的
是
要
揭
開
新
加
坡
的
屋
頂

，
讓
大
家
看
看
那
些
破
舊
的
屋
頂
下
，
一
些
平
凡
小
人
物
的
生
活
。
他
深
信
在

妓
女
與
扒
手
這
樣
卑
微
的
人
物
中
，
也
有
善
良
品
質
的
。
寫
《
新
加
坡
屋
頂
下

》
時
，
苗
秀
採
用
了
獨
特
的
表
現
手
法
，
他
大
量
運
用
了
當
地
人
民
日
常
所
用

的
﹁大
眾
語
﹂
寫
對
話
，
在
妓
女
與
扒
手
活
動
時
，
又
用
了
不
少
﹁專
門
術
語

﹂
，
他
覺
得
這
樣
做
很
能
加
強
小
說
的
地
方
色
彩
。
在
一
九
五
○
年
代
初
期
的

新
加
坡
，
這
樣
做
是
連
出
版
家
也
覺
得
是
冒
險
的
嘗
試
。
結
果
，
銷
量
證
實
了

讀
者
的
認
同
，
苗
秀
也
憑
《
新
加
坡
屋
頂
下
》
奠
定
了
他
文
壇
上
的
地
位
！

用
﹁

大
眾
語
﹂
的
寫
小
說

許
定
銘

留
下
鎮
一
景

（
資
料
圖
片
）


